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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一个重

要理论视角，被广泛用于解释社会群体在教育、就业、收入等

方面的差异和不平等现象。社会资本也被视为社会结构因

素影响个体健康的重要机制，由此引发了大量有关社会资本

与健康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

健康不平等现象的社会成因，制定行之有效的健康干预计划

和公共健康政策，进而促进国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一）国外社会资本与健康关系研究概况

在公共健康研究领域，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只有十多年

的时间。对这个概念的关注最初源于收入不平等与社群健

康状况的研究，研究者发现，一个社群中贫富差距越大，人们

的健康状况往往越差①。对这一现象，有着两种不同的解释

路径：持物质主义观点者认为，分配不平等使个人无法获得

充足的社会资源，因而导致了社群健康状况较差②；持社会

心理观点者则认为，分配不平等破坏了社会团结和社会认

同，进而影响了社群的健康状况③。河内一郎等人的研究表

明，社会资本的一些要素如组织参与、社会信任等不仅与地

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关，也与死亡率呈现出很强的相关

性，论者据此提出，收入不平等首先会引起社会资本的下降，

进而导致高死亡率④。此后，很多学者便将关注点直接转向

社会资本与健康间关系的经验研究。

社会资本包含不同的概念层次，其对健康的影响也表现

在多个层面，相应的研究可大体分为三层：集合层次（包括国

家、区域、社区等）的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个体层次的社

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集合层次和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对健

康的交互作用。在具体研究中，对健康和社会资本的测量也

因分析层次而有所差别。个体层次的研究往往以自评一般

健康、心理健康等指标测量个人健康状况，以社会信任感、社

会网络联结、社团组织参与、互惠行为等指标测量个人的社

会资本存量；集合层次的研究或将上述个体水平的指标汇集

到集合层次，或直接以集体性指标进行测量，例如以死亡率、

社区中公共事务的参与率测量社区整体的健康状况和社会

资本存量。大体来说，诸多研究都证明了社会资本对健康具

有积极的影响。例如，河内一郎等人对美国各州的研究发

现，生活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地区的人往往具有更好的自评

健康状况⑤。罗斯的研究则证实了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如

社会网络、朋友、信任等对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积极

效应⑥。同时，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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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呢？林南及其合作

者就社会支持网络对个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做了一系列实证

研究。他们认为，健康同时受到压力和资源两种环境因素的

影响，社会资源可以在压力作用于健康的过程中起到缓冲作

用，进而减弱生活中的消极事件对个人身心健康造成的负面

影响。同时，相较于开放、松散性的网络，封闭、紧密性的关

系网络更有利于维持良好的关系，由此促进人们的身心健

康①。河内一郎等人的研究也很有启发性。论者提出，社会

资本可通过以下路径对健康产生积极效应：（１）加快健康信

息在邻里间的扩散和传播；（２）使居民更有可能接受并遵循

一些有利于健康的行为规范，抑制不利于健康的行为发生；

（３）使居民有更多机会使用本地的服务和设施增进健康；（４）

通过自尊和互相尊重等社会心理过程为居民提供情感支持

来促进健康②。

（二）社会资本与健康关系的中国经验研究

社会资本与健康关系的中国经验研究最先是在山东农

村开展的③。这项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两部分，即社

会信任、共产党／少先队和自愿性社团组织的参与。研究表

明，社会信任与自评一般健康、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都存

在着显著关系，组织参与对健康的效应则并未得到证实，这

与国外研究的结论存在一定差异。论者认为，在中国农村社

会，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更多是通过与信任相联系的“情

感支持网络”，而非与组织参与相联系的“集体行动”和“社会

凝聚”机制实现的。有学者基于中国农村的数据，着重考察

了社会信任与健康的关系④。他们将“信任”分为信任与不

信任两个维度，发现信任程度与自评一般健康、自评心理健

康呈正向关系，不信任程度则主要与心理健康呈负向关系且

强度更强。通过对福建省部分城乡居民的综合性调查，研究

者试图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功能部分和结构部分，结果发现由

信任构成的功能部分对健康具有积极作用，由社团参与数

量、亲密网络规模和社会交往频度构成的结构部分则对健康

呈现出消极影响⑤。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社会网络对身心

健康的影响，认为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对身心健康起着积极

作用，紧密度高、异质性低、强关系多的“核心网络”对精神健

康有积极影响，而相反特征的松散网络则对身体健康更

有利⑥。

通过对社会资本与健康关系研究的梳理，本文认为现有

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在测量方面，社会资本概念本身

较为抽象和复杂，缺乏清晰的操作化定义，现有研究利用的

又往往是综合性调查数据，只能在二手资料中寻找相关指标

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欠缺准确性，而且可能误估社会资本

对健康的影响。同时，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资本的表现

形式有所不同，相应的测量方式也应有所区别。其次，现有

研究多使用截面数据，没有控制社会资本的内生性，只能确

定社会资本与健康的相关关系，无法推断其中的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可能是因为良好的社会资本状况促进了健康，也

可能是因为具有良好的健康状况人们才更积极地投入社会

生活，进而提高社会资本存量。由是观之，只有通过长时段

的纵向研究，才能厘清其中的逻辑关系。此外，多数研究只

考察了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而基于组织、社

区等集合层次上的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模式可能有所不

同。同时，这类集合层次上的研究也更有助于相关公共卫生

政策的制定以及健康促进计划的推动。在今后的研究中，我

们应该在以上方面加以推进，以进一步厘清中国社会情境中

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使其更好地为增进国民健康服务。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期社会分层对国民

健康的影响及其后果研究”（项目号：１３ＢＳＨ０１６）的阶段性

成果。

（本文作者：梁童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研

究生；齐亚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唐　静

４０１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Ｌｉｎ　Ｎａｎ　ａｎｄ　Ａｌｆｒｅｄ　Ｄｅａｎ，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Ｌｉｎ　Ｎ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ｌｔｅｒ　Ｍ．
Ｅｎｓｅｌ，“Ｌｉｆ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９（５４）．Ｌｉｎ　Ｎａｎ，ｅｔ　ａｌ．，“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ｅｓｓｆｕｌ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　Ｉｌｌｎｅｓｓ：Ａ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９７９（２０）．
Ｉｃｈｉｒｏ　Ｋａｗａｃｈｉ，Ｂｒｕｃｅ　Ｐ．Ｋｅｎｎｅｄｙ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Ｇｌａｓｓ，“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ａ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８９（８），１９９９．
Ｙｉｐ，Ｗｉｎｎｉｅ，ｅｔ　ａｌ．，“Ｄｏ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６４（１），２００７．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ｍｅｉ，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Ｆｌｉｐ－ｓｉｄ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Ｍｉｓｔｒｕｓｔ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６８（１），２００９．
胡康：《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
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赵延东：《社会网络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社会》２００８年第５
期。


